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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周总理游览巴厘

庆典结束后,苏加诺总
统邀请周总理游览印尼名胜
巴厘岛。

贵 宾 车 队 驶 进 登 巴 萨
市,受到市民夹道欢迎。巴厘
岛善男信女,身着节日盛装,载
歌载舞手捧盛满花瓣水的椰
壳碗,不断向贵宾泼洒。我并
排坐在周总理的右侧,随手把
玻璃窗摇上。总理看到欢迎
群众那么热情,便要我把玻璃
窗摇下来。并欠身把手伸出
窗外,挥手致意。说时迟,那时

快,一碗花瓣水浇了进来。
所幸水量不大,总理只

是衣领处被浇湿了。我赶忙
拿出手绢给总理擦拭。当时
我感到很愧疚,自责地说: “
对不起,没有保护好总理。”
总理却不以为然,安慰我说:“
没关系。”他还说: “缅甸
和 昆 明 的 泼 水 节 比 这 还 厉
害。”

苏加诺总统安排周总理
一行下榻海滨别墅,在这里没
有成摞的文件需要审批,也没
有什么会议需要参加,暂时远
离了繁忙的公务。总理走出

房门,面对大海闲庭信步,心情
格外舒畅。

总理见到我,顺手把我
招 来 , 要 我 去 请 罗 青 长 部 长
和法文翻译齐宗华一起来散
步。我们四人边走边聊。到
了一处,总理停下脚步说,这里
风景很美,照张相吧。我们很
高兴,便把总理簇拥在中间。
总理不同意,说大家随便些,放
松一点。

新华社资深记者按下快
门时,总理站在右边,往左依次
是罗青长、齐宗华和我。

后 来 一 次 在 随 总 理 出
访的专机上,新华社记者把四
张彩照交给我,并要我转送。
照片照得很好,每个人的神态
都悠然自得。我随即来到总
理座位旁,把照片交给他,总理
看了也很满意。我请求总理
在照片上签名留念,总理欣然
答应,并用我手中的笔在照片
背面-一签上“周恩来”三个
字。当我把相片分送给罗部
长和齐宗华时,他们见到总理
的签字,都笑逐颜开,感谢我办
了一件好事。至今,这张照片
不仅珍藏在相册里,也深深地
珍藏在我的心底。

我 经 常 整 理 总 理 会 见
印尼客人的谈话记录。总理
的谈话,遣词立意严谨精确。
他总是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
层次,不同背景,用他们能接受
的语言,平等交流,从不强加
于人。总理的谈话,时而提纲
架领,时而高屋建筑,收放自
如,不经意间,取得了“醒酬灌
顶”之效。可以说,总理的谈
话无需任何修饰和润色便是
一篇好文章。

总理在会谈中,特别体
谅翻译。在叙述事件时,讲上
四五句,才让我翻译。但在重
要段落,特别是重要的表态,总
理说一句就让我翻一句,以求
翻得准确无误。

总 理 每 次 会 见 印 尼 外
宾,事前都会作充分准备。同
乘一辆车时,总理便会招呼说: 
“小黄,你坐到后头来。”这
样我便可以随时向总理介绍
情况。

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是
有一次,下午两点多,礼宾司工

作人员提前把我接到总理在
中南海的住处。我一进门,见
总理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吃饭,
饭菜用托盘摆放在茶几上:一
荤一素,一小碗汤,一两花卷,
一两米饭,外加一个水煮鲜嫩
玉米棒。

几句寒喧后,我坐在总
理右侧的沙发上,开始介绍情
况。总理边听边吃,不时还向
我提问。日理万机的总理,把
吃饭的时间都用来搞调研。
此情此景,令我这个晚辈不禁
动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尼
组组长黄阿玲生前曾对我说, 
1965年1月,苏班德里约副总理
在人民大会堂群众大会上的
重要讲演,台领导决定要进行
现场对外直播。但当时他们
并不知道由谁担任翻译,不敢
贸然做决定。

台领导责成黄阿玲与外
交部礼宾司联系。黄说,当得
知是由我担任翻译后,他们便
决定直播。黄说,他曾在大小
场合多次听过我的翻译,很放
心。

我对他的褒奖和信任表
示感谢。我说,幸亏这件事事
后才知道,否则它会增加我在
现场的压力。

1965年8月,我跟随陈老
总,应邀参加印尼独立二十周
年庆典活动,中印友好关系达
到了顶峰。

印 尼 发 生 “ 九 · 三 0
事 件 ” 后 , 两 国 关 系 急 转 直
下。1966年3月,苏加诺总统遭
罢點,苏哈托军人政权上台。
印尼于1967年10月31日宣布
中断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从此,印尼处的主要工
作就转为起草和发送外交抗
议照会。

为萧玉灿翻译名著

从1966年开始,外交部
便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深
重灾难中。整个外事工作几
乎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的状态,
工作秩序乱了套。一切美好
的事物顷刻化为乌有。

1969年初,外交部大批
人马下放五七干校,或参加劳
动,或接受审查。我们这一列
火车直接开往湖南。离开北
京时,部领导前来送行。

韩念龙和乔冠华副部长
站在月台上,与火车上的人们
频频打招呼。他们从车窗上
见到我,便走上前来与我握手
话别。握手时,乔老爷脱口而
问: “你怎么也下去?”当时
我正接受审查,我笑而不答。
这 一 情 况 , 倒 使 坐 在 我 身 边
的“随扈”感到诧异。他顺
口问了一下: “你跟部长那么
熟呀?"我也笑而不答。

后来,有知情人告诉我:
外交部军代表和造反派曾向
部领导打报告,根据些未经核
实的莫须有罪名,要对一些人
定罪,是韩念龙副部长把我从
名单中删掉的。

韩副部长和乔老爷在车
窗和我握别那温馨的一幕,至
今依旧骨刻铭心。

“文革”结束后,组织
决定,把所有关于“文革”的
档案材料从我的档案中清理
出去,并予以销毁,这意味着组
织已经给你平反了。

我坚信党和国家一定会
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训。
党和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好。

周围的人也经常好言相
劝,说你恢复工作以后,组织任
命你当《世界知识》主编、
党支部书记,先后应邀访问苏
联和德国, 1990年被评为全国

 主编《世界知识》和驻美国领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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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4月底,周总理应苏加诺总统邀请访
问巴厘岛。图为在海边寓所前留影。右起:周总
理、罗青长部长、法文翻译齐宗华、印尼文翻
译黄书海

1965年8月，陈副总
理兼外长应苏加诺总统邀
请出席印尼独立二十周年
庆典。图为苏加诺陪陈老
总步入宴会大厅（后排为
文本作者)。

1965年4月底,印尼政府隆重举行万隆亚非会议
召开十周年庆祝大会，邀请亚非各国元首和政府
首脑参加。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应邀参加庆祝
活动,并应苏加诺总统邀请访问了万隆和巴厘岛等
地。图为苏加诺总统和周总理在万隆进行单独会谈
（后排为本文作者)


